
开
好
会

履
好
职

尽
好
责

新闻热线：89229110
E-mail: fxxw0002@163.com

2022年1月12日 星期三 编辑：缪蕾 8 爱阅读

2021 年 12 月 11 日下午，九十
二岁的丰一吟先生在沪去世，对喜
爱丰子恺艺术与人生的我来说，丰
一吟的离世，似乎是断了我与丰子
恺直接联系的最后一根线。为什
么这么说？因为我了解丰子恺，与
这些年阅读丰一吟的大量著述分
不开。沉思良久，我又想起 2005
年深秋在桐乡石门湾参观缘缘堂
的时候，看到楼上楼下悬挂的全是
丰一吟的画，还有丰子恺带着丰一
吟出游以及父女二人同读书、同作
画的老照片。

从日本人竹久梦二的创作中
汲取灵感，丰子恺杨柳翻新的墨笔
小品甫一问世，就在文人圈里获得
盛赞，随即以“子恺漫画”的名义，
借助纸媒广泛流行。1935年春天，
丰子恺于《人间世》杂志连载两期
《谈自己的画》，答谢林语堂一再约
稿的好意。他对自己的画作有如
下说明：“说它是讽刺的画，不尽
然；说它是速写画，又不尽然；说它
是黑和白的画，有色彩的也未始不
可称为‘漫画’；说它是小幅的画，
小幅的不一定都是‘漫画’……原
来我的画称为漫画，不是我自己做
主的，十年前我初描这种画的时
候，《文学周报》编辑部的朋友们要
拿我的‘漫画’去在该报发表。从
此知道我的画可以称为‘漫画’，画
集出版时我就遵用这名称，定为

‘子恺漫画’。”言外之意，虽然大家
一味称赞丰子恺的“漫画”，他自己
却对此持保留意见。

中国画是设帐授徒传承的。
对现代中国画家而言，家族承袭的
方式还存在，但无论是子学父画还
是女学父画，一脉相承可以，几乎
没有完全像的。唯独丰一吟学丰
子恺是个例外，画和书法都能乱
真。据说上世纪 80年代新加坡的
广洽法师来中国访问，当他看到丰
一吟埋首整理的丰子恺的文集与
画集，又听说丰一吟在国立艺术专
科学校学过美术，就建议她临摹父
亲的画，以此来满足爱好者的迫切
需求，如此方才成就了丰一吟晚年
的这一特长。那么，丰子恺画的究
竟是什么画？一开始丰子恺还吞
吞吐吐的，直到 1941 年他发表《绘
画改良论》一文时，索性直白地说：

中国画高似乔木，西洋画深似
幽谷。乔木高大，幽谷太深，都不
宜于住人。我要走在“人”行道
上。我要学习关于“人生”，近于

“人情”的绘画……与同志的画友
约法七章：（1）不避现实，（2）不事
临画，（3）重写生，（4）重透视，（5）
重构图，（6）有笔墨趣，（7）合人生
味。其中第一、第二是矫中国画之
弊，第三、四、五是采西洋画之长。
第六、七是保存中国画之长……我
要自成一家，不要依附人家。

这一高论，最初我见之于丰一
吟的《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子恺》
一书。二十世纪初西风东渐，对积
弱的时弊，各行各业都在反思，康
有为、徐悲鸿就倡导“改造中国
画”。丰子恺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创
作分为四块：古诗词、儿童相、社会

相和自然相，旨在表现“人间送小
温”的格调，拉近和受众的距离。
事实证明，丰子恺的画就像《古诗
十九首》那样，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没有之前的《楚辞》《离骚》那般繁
复，也没有之后的李白与辛弃疾那
般豪放；其表现人世和人生的永久
况味，一见可直抵人心，令人过目
不忘，不仅抚摸我们儿女情长、家
长里短的柔软，也触发我们对丑恶
与丑陋的愤怒。多年来我一直在
思索，为什么丰一吟能临摹父亲的
画？丰一吟晚年时，有人拿来丰子
恺的一幅画，因为上面留有炭笔的
痕迹，那人认为可能是伪作，丰一
吟极坦率地说，这幅画是真的，父
亲作画事先多用炭笔勾勒，书法则
从索靖的《月仪帖》衍化，自成风
貌。此外，丰子恺的画块面分割有
规律，红绿交织突出单纯和稚拙，
潜移默化受影响，故而丰一吟的临
摹几可乱真。只不过丰一吟忌讳
他人以假当真，特地在作品上钤印

“仿先父遗墨”。作为丰子恺的小
女儿，丰一吟成功继承了父亲的书
画衣钵和精神；北方人好说“女儿
是父亲的小棉袄”，对丰氏父女而
言，这个比喻无比恰切，特别温馨。

丰一吟晚年与家人一起整理、
出版了丰子恺的文集、画集和相关
文献，自己还一连写了几本回忆父
亲的书——《潇洒风神：我的父亲
丰子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 11月）、《我的父亲丰子恺》
（团结出版社，2007年 1月）、《爸爸
丰子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年 1月）。这三本书的写作各有侧
重，内容并不重复。此外作为上海
文史馆馆员，她应邀口述，并由他
人执笔完成了《丰一吟口述历史》，
也是认识丰子恺人生与艺术的读
物。由于丰子恺深受追捧，热度不
减，为适应市场需求，近几年丰一
吟的著作被“改头换面”，出现诸多
版本。

七十多岁时，丰一吟为宣传父
亲，学会了用电脑写文章，她对自
己的女儿崔东明说：“我为研究爸
爸的生平和创作，从未浪费过一分
钟。” 来源：北京晚报

丰子恺和丰一吟的
父女情

“蜡”是古代的一种祭礼，
又称“大蜡”。《礼记·郊特牲》：

“天子大蜡八”，又谓“八蜡以
记四方”。郑玄注：“四方，四
方有祭也。……蜡有八者：先
啬一也，司啬二也，农三也，邮
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
水庸七也，昆虫八也。”

八蜡所祭，首为“先啬”，
“先啬”即先农，也就是神农
氏；次为“司啬”，即后稷，后
稷出生在稷山（今山西省稷
山县），是尧舜时期掌管天下
农业的大官，所以叫“司啬”
（“啬”为“穑”之本字，指农
事）；以下“农”指田畯，也叫

“田啬夫”，是到田间监督农
业生产的小官；“邮表畷”是
在井田交界处建造的供田畯

“居以督耕”的临时住所；“猫
虎”是有益于农业的两种动
物 ，猫 吃 田 鼠 ，虎 逐 野 猪 ；

“坊”是堤埂，用来蓄水与障
水；“庸”是沟洫，用来受水与
泄水；“昆虫”谓螟蝗之属，泛
指危害农作物的害虫。

八蜡之祭最初是有关农
耕的祭祀。除了祀农业之
神，还祀与农业关系较大的
人和物，这种祭祀带有我国
先民原始的自然本朴特征。
北宋的张载认为昆虫不当
祀，而以“百种”（各类农作物
种子）来替换，殊不知《礼记·
郊特牲》还保留有伊耆氏的
《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
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意思是说，土不要流失，水不
要泛滥，害虫不要发生，草木
不要长到田地里。由此可
见，祀土祀水祀昆虫，并没有
什么问题。这位张先生太自
以为是而且唐突古人了。

一说，腊与蜡是两个祭
祀，隋人杜台卿《玉烛宝典》
云：“蜡者报百神，腊者祭先
祖，同日而异祭也。”西周时
这两个祭祀本是分开进行
的，蜡祭在郊外，腊祭在宗
庙，进入东周以后就逐渐统
一为腊祭了。腊祭对象之
广，据《礼记·月令》所言，是

“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
林、名川”无所不包，所谓“冬
至后三戌，腊祭百神”（许慎
《说文解字》）是也。腊祭在
腊日举行，腊日本为冬至后
第三个戌日，至于是腊月里
哪一天，每年并不固定。后
来佛教传入中国，为弘扬佛

法，该教教徒声称腊月初八
为释迦牟尼成道日，这个日
子也影响到人们岁尾的祭祀
活动，到南北朝时期“腊”祭
也由冬至后第三个戌日而固
定在腊月初八。宗懔《荆楚
岁时记》云：“十二月初八日
为腊日。”“腊八”既兴，“八
蜡”初义遂渐被湮没，祭祀文
化最终演变成了饮食文化。

据说释迦牟尼修道经历
了多年苦行，每日仅食一麻
一米。后人不忘他所受的苦
难，遂于每年腊月初八吃粥
以为纪念。这个习俗也连同
佛教传入中国。“腊八粥”又
名七宝五味粥，是以各种米、
豆、干果等做成，是佛教的斋
供之品，故也叫“佛粥”或“福
德粥”。早在宋代，此粥已由
寺院走向民间，南宋吴自牧
《梦粱录》卷六云：“……此月
八日，寺院谓之‘腊八’大刹
等寺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
粥’。”至于制作“腊八粥”的
食材，差不多与之同时的周
密《武林旧事》卷三谓：“八
日，则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
子、乳蕈、柿、栗之类作粥，谓
之‘腊八粥’。”

由于各地的物产有别且
人们饮食习惯不同，制作“腊
八粥”的原料也随之丰富别
致起来，并不拘泥于“用胡
桃、松子、乳蕈、柿、栗之类”，
而是“以果米杂成之，品多者
为胜”（明·孙国敉《燕都游览
志》）。直至晚清，这种“以果
米杂成”“品多为胜”的讲究
也没有改变，富察敦崇《燕京
岁时记》“腊八粥”还说：“腊
八粥者，用黄米、白米、江米、
小米、菱角米、栗子、红江豆、
去皮枣泥等，合水煮熟，外用
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
榛穰、松子及白糖、红糖、琐
琐葡萄，以作点染。切不可
用莲子、扁豆、薏米、桂元，用
则伤味。每至腊七日，则剥
果涤器，终夜经营，至天明时
则粥熟矣。除祀先供佛外，
分馈亲友，不得过午。并用
红枣、桃仁等制成狮子、小儿
等类，以见巧思。”

而今，虽然“腊（蜡）祭”
不再举行，可吃“腊八粥”的
风俗仍在，而且大家吃得更
加营养、更加开胃、更加五花
八门、更加富于情趣了。来
源：《文史杂志》

“八蜡”与腊八节

我愿化天使 空中收炸弹 丰子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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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腊月初十

丰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

政协丰县第十三届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

出席本次会议的县人大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同绘发展蓝图

来自全县各行各业的政协委员，肩负着全县人民的深情重托，
汇聚一堂，共商丰县发展大计 详见2版

热烈庆祝“两会”隆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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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政协丰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